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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教育是日本海洋立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开展和深入推进海洋教育，形成了涵

盖学校海洋教育和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相对完整的海洋教育体系。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形式多样，

主体多元，从活动主体和内容上划分可分为社区开展的海洋教育、民间自治团体发起的海洋教育、

大学开展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在职人员海洋教育以及社会机构开展的海洋教育。作为海洋教育重

要组成部分，日本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呈现出紧随国家战略、民间主导与政府协助、教育目标群体

以中小学生为主、广阔性与深度性兼具、全民性与终身性结合的特点；有效唤起了国民的海洋意识、

增进了海洋从业者的海洋技能、促进了国民海洋素养的提高，并推动了海洋教育联合体与相应组织

机构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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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施“海洋立国”战略以来，日本着力培

养海洋人才，海洋教育也被置于一个突出的位

置，大、中、小学海洋教育得以全面推展，同时，

面向社会公众的海洋教育也逐步发展起来，呈现

出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相结合的趋势。关于日本

中小学海洋教育与大学海洋教育，国内已有学者

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相关文献中都有论

述○1 ，但关于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研究较

少。因此，笔者主要对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产

生的背景、实践与进展进行梳理，以全面展示日

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现状、特点与成效。 

一、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兴起的
背景 

日本是一个太平洋西岸的岛国，四面环海且

内部多山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海洋是其生存和发

展的关键。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民

族”，秋道智需弥在《与海共生》中直接将其称

之为“海人”，海洋带来的恩惠与灾难贯穿着这

个民族发展的始终。[1-2]  在千百年来与海洋互动

的过程中，日本一直在寻求与海洋的和谐共生。

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经历了由“强化对海洋资

源属性的认知”向“对规范人们各种海洋活动制

度认知”的变迁后，20 世纪 90 年代再次发生了

变化，以国家制定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

本计划》为法律保障，最终上升为“新海洋立国

战略”。[3] 海洋教育是海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深入开展和推进海洋教育，形成了涵盖大、

中、小学海洋教育和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完整的

海洋教育体系，学校与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相互结

合、并行推进。相对于学校海洋教育，社会公众

海洋教育在广泛性与灵活性上更具优势，对全民

海洋教育素养的形成和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开展是一个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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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的过程，其中日本政府制定并颁布的一系列

法律、政策、计划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导和规

范作用。1996 年，日本确定“海洋日”，并规

定其为第 14 个国家法定假日，2003 年修改《国

家假日法》将“海洋日”修改为每年 7 月的第三

个星期一。[4] 此举代表日本政府认识到海洋对国

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必须积极提升国民的海洋

意识。1998 年日本颁布《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

法》（NPO Law）以促进市民社会贡献活动，该

法的颁布直接促成了当时日本约 4 万非营利组

织（NPO）的诞生，其中，约 750 个非营利组织

(NPO)与海洋教育相关[5]；2001 年颁布《水产基

本法》提出“采取措施加深国民对渔业的理解和

关心”[6]；2007 年颁布《海洋基本法》提出“促

进国民对海洋的理解”[7]132。其中，《海洋基本

法》作为日本海洋战略在立法上的最高智慧结

晶，不仅展示了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基本精

神，更在其条文中直接阐释了如何“增进国民对

海洋理解”的基本原则与方针。 

《海洋基本法》作为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

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其总则指出:“为协调地谋

求新型海洋立国，即在和平积极地开发利用海洋

和保护海洋环境之间保持平衡。 

有鉴于此，本法律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

企业以及国民的职责，……综合地、有计划地推

进海洋相关政策。”[8]1 关于国家承担的海洋教育

职责，该法规定：“为加深国民理解和关心海洋，

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在学校和社会推行有关海

洋的教育，普及与海洋法相关的联合国公约及其

他国际条约，开展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而进

行国际协调之必要性的宣传，推广海洋休闲娱乐

活动。”[8]3 关于国民承担的海洋教育职责，该法

规定:“国民在认识到海洋恩惠的同时，必须努

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

提供协作。”[8]1 并规定有关各方的相互协作的责

任，即“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海洋产业企业、

从事海洋相关活动的团体及其他有关方面，为谋

求实现基本理念，必须力争进行合作，努力提供

协作”。[8]1 同时，日本《环境教育法》对社会公

众海洋教育也有相关规定，指出，由于国民及民

间团体等开展海洋环境教育应发挥的作用日益

重要，“国家在遵循基本理念基础上制定与实施

环保政策时，要注意与开展环境教育、环保活动

的国民及民间团体等主体之间密切协作。”[9] 这

些法律规定不仅明确了国家为社会公众提供海

洋教育的职责，同时明确了地方公共团体、企业

以及国民相互协作的责任，为日本社会公众海洋

教育的推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支撑。 

依据相关法律，日本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

部，负责后续海洋综合政策的拟定。日本于 2008

年公布了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以此为起点，

每隔五年依据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不断进行修

正调整，使其更加完善、全面。在 2013 年第二

期计划和 2018 年第三期计划中，其第二部第十

二条目均对增进国民海洋认知、培养海洋人才，

促进学校和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以及增进国民对

海洋教育的理解，都做了递进式的详细规定。[10] 

2016 年的海洋日，日本政府宣称，力争到 2025

年在全国县、市、区全面实施海洋教育。根据法

律、政策的要求，环境省、文部科学省等国家机

构和地方公共团体协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海

洋教育推进计划项目，面向社会公众推进海洋教

育，培养国民参与海洋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基

本理念、热情和相关知识、技能。在有关政策的

支持下，日本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迅速发展，并

逐渐形成一些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团体组织，如主

导“潮间带”海洋环保教育的民间团体、负责“森

林·河流·海洋”教育的自治团体以及组织海上

运动教育的日本海洋教育与体育促进会等。 

二、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推展 

日本的国情使其教育注重全民教育与终身

教育的结合，所以呈现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也成

为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特色，而这仅仅依靠

政府限令或学校教育是难以实现的，它需要社会

各界通力合作、协同参与。如今日本的社会公众

海洋教育项目众多，教育内容形式多样，政府机

构与民间团体各司其职，呈现出分工合作、相互

结合的形态。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



66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育的活动主体和类型来概述其基本情况。 

（一）社区开展的海洋教育 

笔者所提到的社区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以社

区或地域为范围展开的海洋教育是日本社会公

众海洋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社区海洋教育中

比较典型的是千叶县南房总市在岩井海岸开展

的基于社区理解的海岸教育。 

由于日本四面环海的岛国特性，日本民众深

知保护地区水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地区的环境

由地区的人来保护”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人民在

长年累月与海洋互动的过程中，与许多开发行为

对峙的自然保护运动历史，显示了海洋环境保护

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地区振兴与自然灾害

防护为契机，基于社区理解的海岸教育蓬勃发

展。在千叶县南房总市岩井海岸，人们依托于广

阔的海岸与潮间带、众多海滨植物、海岸林和沙

丘，开始发起基于区域的海洋教育活动，探索和

理解基于区域和本地的海洋教育。[11-12] 社区海洋

教育内容贴近海岸带人民的日常生活，如组织海

岸娱乐活动、净滩活动、海藻培育讲解、贝类工

艺品采集鉴定、野生红鹤保护、海岸林保护、救

灾知识普及，等等。在充分考虑海洋、森林、河

流等生态关联基础上，以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资源

为目标，推进海洋开发与利用活动。[13] 为了切实

推进社区海洋教育的展开，日本有学者于 2013

年- 2015 年对岩井海岸进行了 22 次海岸调查，

通过实地考察、监测，分析社区海洋教育的娱乐

休闲要素，从而为当地人设计有趣可行的教育项

目。2016 年，有 3 名学者与当地中学取得合作，

共同举办了基于社区理解的海岸教育活动，吸引

了中学生 63 名，教师 16 名，南房总市职员及地

区协议会临时会员 12 名共计 91 名参与者前来参

与。[14]845 在日本，类似于千叶县的社区海洋教育

还有近 30 处。 

（二）自治团体组织的海洋教育 

民间自治团体主导下的海洋教育也是日本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重要构成。近年来，居民协

会、志愿者团体、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企业等民间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宣传领导者的

声望不断提高，并在《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的支持下，建立了公民活动支持机制。由民间自

治团体主导的公众海洋教育较为典型的有“森

林·河流·海洋”教育、“潮间带”海洋环保教

育与海上运动教育。 

首先，“森林·河流·海洋”教育影响较大

的活动包括北海道森林组合联合会倡导下的妇

女植树环保运动，[15] 富山地区种植协会从 2013

年始每年举行一次的乔木植栽活动。[14]846 这些活

动旨在唤起人们对人与人、人与森林、河流与海

洋等关系的“重组”和“再认识”。针对市民大

都不了解“森林·河流·海洋”的互动关系所衍

生的食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各自治

团体相继开展“森林·河流·海洋”教育活动，

组织市民遵循共同的价值观进行海洋环保知识

学习与体验，该活动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

信任，并构建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强

调森川海关系的海洋教育实践，加深了人们对森

川海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将影响整个流域地区人

的创造力、技能、关系网络和互动信任，从而创

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16] 此外，“森林·河

流·海洋”教育基地就建立在日本东北部的岩手

县盛冈市，其独特的、且保护优良的山-森-川-

海环境与资源，及良好的人海互动，成为日本海

洋教育的典型，为日本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的学生提供了海洋教育的环境与研学场所。 

其次，“潮间带”海洋环保教育较为典型的

有东京湾、蒲郡市三河湾、九州岛博多湾三地的

潮间带环保教育。在“潮间带”海洋环保教育中，

东京湾当地的非营利组织“海湾设计协会”和“大

地守护协会”、本州中部地区的爱知县蒲郡市三

河湾的市民自治团体，以及九州岛博多湾的“和

白沼泽保全集会”及“和白沼泽守护协会”均扮

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当地的自治团体不仅发起各

种“潮间带”海洋环保教育运动，如市民浒苔清

理运动和海岸垃圾处理运动，同时还担任政府在

调查“潮间带”破坏情况的第三方审查机关。[17] 

再者，由日本海洋教育与体育促进会发起海

上运动教育较为典型的是江之岛项目。该项目实

施于日本山南的江之岛，以海洋运动和海洋教育

为轴心，一方面促进了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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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提升了其海洋意识。目前，

该项目不仅教授游艇、风帆冲浪和站立桨冲浪等

课程，以培养青少年的海上体育技能，还为老年

人和残障人士准备了康复训练课程，提供乘船体

验和身心康复服务。[18] 

此外，该协会还具备完整的青年初级比赛项

目，如沙滩游艇、海上皮划艇、风帆冲浪和站立

桨冲浪等。日本海洋教育与体育促进会作为典型

非营利组织团体，是日本目前唯一能够开展体验

式海上运动的组织，也是日本最大的综合海洋体

育教育组织，为幼儿、青少年、家庭主妇和老年

人提供了了解海洋与亲近海洋的课程。 

总之，日本的自治团体组织和社会公众力量

为社会海洋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丰富和扩大了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据北亚地区自治团体联盟（NEAR）环境分科委

员会的报告，在 2017-2019 年间，日本的自治团

体组织发起了 13 项涉及中、日、韩、俄四国 43

个自治团体组织共计一万余人次的社会海洋教

育项目。[19] 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在实际开展中

获得了公众参与的这一有力保障。 

（三）在职领域开展的海洋教育 

日本对在职人士的海洋教育在宪法上就有

体现。日本《海洋基本法》第十条规定“海洋产

业经营者应当本着基本原则开展经营活动，努力

配合国家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实施的海洋措施”以

明确企业责任；第十一条则规定“公民应当承认

海洋的惠泽，并努力配合国家或者地方人民政府

实施的海洋措施”以明确人民的责任。[8]1 因此，

法律规定了企业与员工有义务配合国家或政府

发起的海洋教育举措。日本对在职人员的海洋教

育包括海洋活动推广、海上安全教育、海洋技术

培训、海洋环保教育、海洋知识科普、海上航行

体验以及海洋文化创作等，其中多以海洋环保教

育的名义推行。如在职教育领域中，ISO14001、

EcoAction21 等环境管理标准获得了充分推广，[20] 

用以促进在职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海洋

环保意识。在在职人员的海洋教育活动中，涉及

的政府部门主要有海上安保厅、科学技术厅、海

事中心、环境部、文省部、体育部等，同时民间

自治团体组织、基金会和高校也在其中扮演重要

角色，如日本基金会、佐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

策研究所与东京大学海洋教育中心就联合开办

了帕约尼学校的海洋教育课程，日本航海协会组

织了“渔业研究与儿童教育组织”页面展示，以

提供有关鱼类和渔业的信息。有关日本在职人员

海洋教育内容详见表 1。 

（四）大学开展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 

大学面向社会开展的海洋教育是日本进行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重要途径。如东海大学成立

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海洋科学博物馆，东京大

学海洋教育中心参与了帕约尼学校海洋教育课

程的开发，横滨国立大学成立的趣味船教室，神

户商船大学对外开放的练习船“深江丸”，大阪

府立大学举办的夏季社会人研讨会，等等。 

1. 趣味船教室（横滨国立大学） 

“趣味船教室”是在日本造船学会与文部科

学省的联合支持下成立的，于 1996 年将横滨市

闲置在横滨港的“斑梦境”号海事宣传艇向社会

开放，并由提议本活动的横滨国立大学的浮体运

动学研究室负责运行。[21]157 该活动有定员限制，

从报名的父母和孩子中，每次抽签选出约 100

名参加者，目的是通过实际的船港体验和讲演，

让孩子和其监护人对海洋与航船产生兴趣。另一

方面，该活动项目为家长与孩子设计了亲子游

戏，既能增进亲子情感，又能使他们切身理解到

海洋和航行的意义。从 2006 年开始，“趣味船

教室”活动由关东扩大到关西、西部 3 个区域，

各个区域的活动突出地域特色且独具匠心，在日

本影响广泛。 

2.“深江丸”练习船（神户商船大学） 

“深江丸”号练习船于 1987 年竣工，是神

户商船大学海事科学部的附属训练船，主要用于

学生海上见习与科考等训练活动，乘船实习活动

对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具有重要意义。[22] 此外，

“深江丸”也履行社会服务职能，面向大众开放，

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员设计了丰富多彩的节目。[23] 

该活动中的住宿航海体验项目较为典型，该项目

面向大年龄段人员开展讲座，并规定高中生以上

的人都可以参加，历经 5 天较长时间的航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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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让参加者获得关于大海和航船的各种体验。

该活动举办之后，在社会上赢得广泛欢迎。 

3. 夏季社会人研讨会（大阪府立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的海洋工学系致力于社会公

众海洋教育，为了向该系已经毕业的学生提供船

舶技术的更新与培训，大阪府立大学从 1999 年

开始举办夏季社会人研讨会。[21]158 参与研讨会的

毕业生多为造船厂技术人员，利用大学暑假的 3

天时间，继续学习 6 堂海洋工学系的专业课程，

主要涉及流体力学、结构力学、船体运动基础和

应用等。研讨会吸引毕业生重回大学进行深造，

以提高专业技能和实操水平，该课程定员为 20

名左右。研讨会持续 2 年后，被日本造船工业协

会确定为长期的成人教育项目，如今课程已增加

了许多，发展可谓盛况空前。 

同时，在提供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过程中，

日本大学之间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并且争取到商

界的有力支持。如第二次“趣味船教室”活动举

办期间，就使用了日本企业三井株的商船“伙伴

巡航”（kids cruise）号，由企业提供航船，由

横滨国立大学和大阪府立大学共同派遣讲师，两

高校实现了在公众海洋教育上的合作。当时参加

表 1  2020 年日本在职领域海洋教育发展事件 

事件名称 主要内容 

海事中心发布海上工作 海洋工作介绍 

环境部 ECO 学习库正式运营 提供有关全球变暖、海洋大气环境、生物和自然相关信息 

组织海洋技术教育活动 参观学校设施，如水手培训学校、航海模拟教室和练习船。 

尼苏伊马林工业株式会社 开设私人海洋生存培训中心：“海洋生存培训中心” 

第一届六级海洋技师培训课程在阿南市举

行 

海事教育与海洋技师培训 

渔业研究与儿童教育页面展示 提供有关鱼类和渔业相关信息 

航运项目开展 为儿童介绍航运知识和水手相关工作 

海上安保厅开展海洋安全指导学习活动 发布安全信息，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进行海洋相关活动 

海洋状况显示系统（海图） 展示海洋状态，将海洋相关数据叠加在地图上，创建原始地图 

全国范围内的参观灯塔活动 发布关于灯塔相关信息，该灯塔全年开放（部分冬季关闭） 

灯塔 ONE 点击视图体验 
提供每个灯塔的风景、灯塔内部、灯塔镜头的照片，并提供 VR 护

目镜的探索体验 

海洋教育帕约尼学校课程 
支持学校开展海洋教育（社区学习、体验活动、环境保护、工业活

动、安全和防灾等），活动主体是教育委员会与中小学 

国家海洋研究开发组织： 

日本海洋研究活动汇总 

（1）横滨研究所：实施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2）木须研究

所：参观样品分析大楼、观测设备维修站等研究设施，参观海洋地球研

究船（仅停泊），以及其他体验学习；（3）国际海洋环境信息中心：

深海探索、海洋科学倡议、海洋垃圾问题处理计划；（4）JAMSTEC

海洋梦想大赛：为日本各地的小学生举办竞赛；征集关于海洋和海

洋科技梦想的想法和创意；（5）向高中提供海洋科学技术信息杂志 

学校和社区的海洋学习（周六学习支持团） 
公司、社会团体、大学等机构在工作日与假日期间提供有特色、有

吸引力的海洋教育项目，如上门讲课和参观体验课 

教育、文化、体育部开展环境教育 

介绍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为促进学校教育和社会公众

海洋教育中的环境教育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学习指南、教职员工培

训、体验活动等） 

中小学海洋与船舶教育 
提供海洋和船舶教育（海事教育）学习指南草案，分享小学和初中

海洋教育倡议案例 

日本海洋文化遗产推广项目 
依托于当地历史魅力和海洋文化特色，在被认定为国家文化遗产的

地区培养和传播日本文化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网信息整理，下表来源相同。 

 

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education/gaibu/link_other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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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师与技术人员共计 105 人，彼此之间进行了

有效的知识与技术共享，活动受到了参与人员的

高度评价。[24]大学参与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合力

逐渐形成。 

（五）社会机构开展的海洋教育 

社会机构开展的海洋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项目，具有收藏、研究、教育

等功能，在日本公众海洋教育的推展中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据初步统计，日本境内与海洋教

育相关的面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水族馆、科学

馆等文化设施有 248 个，它们分布在日本的北海

道、东北、关东、中部、金基、中國、四国、九

州和冲绳等地区，覆盖日本全境。这些项目以公

开展览的形式对外开放，展示主题包括海洋与地

球、海洋文化、海洋生物、海洋环境、船舶与港

口、渔业等。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日本许多

海洋博物馆的设计都渗透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格外重视对学生的教育和服务，细致考

虑学生的审美和需求，力求做到生动有趣并激发

学生兴趣。[25] 这些海洋文化机构以公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前来参观，接受海

洋文化的熏陶。根据文部科学省社会教育调查显

示，2014 年日本各类博物馆入馆人数达 2.7991

亿，按平均每馆入馆人数看，海洋博物馆的入馆

人数居第一位。[26]  

社会机构开展的海洋教育已成为青少年接

受海洋教育的“第二课堂”。有关日本社会海洋

教育文化机构节选见表 2，详见下页。 

三、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特点 

海洋教育作为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界的多

维合力体，上对接国家战略，下联系一线基础实

践教学，具有鲜明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 [27]

日本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有效将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相结合。 

（一）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体现了以国家

战略为导向 

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贯彻了国家海洋立

国战略的方针与政策。法律作为教育体系建立与

健全的依据，决定了海洋教育的基本理念与框

架。《海洋基本法》总则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

体、企业以及国民的职责，为海洋教育的协作方

式提供了政策支持；第四条充分说明充实海洋科

学知识以实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以及保护海洋

环境的必要性；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教育及社

会公众海洋教育均需推进海洋教育。[7]129 从日本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实际情况看，都体现出对国

家政策法规的积极响应，体现了立法的基本理

念，贯彻了国家的海洋战略方针。 

（二）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体现了民间主

导、政府协助 

从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开展的主体来看，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政府机构、学校、民

间自治团体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其中占据主导的

为民间力量。由民间自治组织发起的社区海洋教

育、“森川海”教育、“潮间带”海洋环保教育；

由高校开办的“趣味船教室”、社会人研讨会；

由社会各种基金会建立的海洋馆、水族馆和文化

馆等，都体现出公众对立法的积极响应和拥护，

政府在这一过程起到的是资金与政策的辅助作

用，而教育形式的选择、教育内容的设计到教育

项目最终落实，大多都由民间力量主导，公众的

创意与想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与落实。 

（三）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目标群体向中

小学渗透 

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虽然是面向社会公

众的海洋教育，但其教育项目的设计仍然有特定

的目标群体，即中小学生。如日本遍地的海洋博

物馆、水族馆、文化馆等机构都充分考虑中小学

生的审美与兴趣；在大学对外开放的练习船设有

专门的亲子门票，吸引更多的家长带其孩子一同

参与亲近海洋的活动；官方牵头举行的各项海洋

知识竞赛，多是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举办；

由高校与科研中心联合开发的海洋教育课程也

多向中小学提供。 

（四）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形成了跨部门

与跨行业的海洋教育网络 

仅从举办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部分项目

的主体来看，包括负责维持海上安全及治安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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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保厅、负责环境保全及整备环境等事宜的环

境省、负责海洋产业发展的经济产业省、负责海

洋教育的文部科学省等诸多部门，可见日本海洋

教育的开展需要跨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再从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看，涉及教育、科研、旅游、公共设施管

理、文化、体育、娱乐等诸多行业，日本社会公

众海洋教育活动覆盖面广、跨度大，形成跨部门

与跨行业的海洋教育网络，显现出交叉与聚合的

效应。 

（五）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体现出深度性

与持久性 

日本的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不仅具有跨行业

与跨部门的广阔性，同时具有经年累月的深度持

久性。其众多项目从开展之初就持续至今，中间

无间断，并仍在不断完善之中。如作为日本海洋

教育典范的“森川海”项目至今已经有 20 多年

的历史，它源于学校的训练课程，之后逐渐辐射

到社区和企业，并在 2011 年之后迎来了发展高

峰期，以“森川海”为基础开展社区海洋教育以

表 2  2020 年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文化设施一览表（节选） 

地区 机构名称 地区 机构名称 

北海道 

（共 36 所，展示 9 所） 

厚岸町海事记念馆 

东北 

（共 24 所，展示 7 所） 

青森县营浅虫水族馆 

小樽水族馆 岩手县水产科学馆 

鲑鱼之乡千岁水族馆 鲸鱼和海洋科学博物馆 

标津鲑鱼科学馆 蒙古拉皮亚水族馆 

市立函馆博物馆 仙台奥米诺杜水族馆 

市室兰水族馆 宫城县庆长使节船博物馆 

广尾町海洋博物馆 鹤冈市立加茂水族馆 

余市水产博物馆 

关东 

（共 66 所，展示 12 所） 

大洗海洋博物馆 

稚内市诺沙普寒流水族馆 君津市渔业资料馆 

中部 

（共 43 所，展示 13 所） 

上越市立水族博物馆 大岛町贝类博物馆 

长冈市寺泊水族博物馆 大森海苔之乡馆 

新泻市水族馆 小泽原海洋中心 

鱼津水族馆 海洋信息资料馆 

诺吉马海滨公园水族馆 葛西临海水族馆 

越前松岛水族馆 品川水族館 

萨库莫·萨库市儿童未来馆 东京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博物

馆 伊豆和三津海洋天堂 船舶科学博物馆 

东海大学海洋科学博物馆 横须贺市自然与人文博物馆 

高丽市生命海洋科学博物馆 诺岛水族馆 

蒲郡市竹岛水族馆 

中國 

（共 18 所，展示 4 所） 

海洋和生活历史博物馆 

名古屋港水族馆 岛内海洋馆 

碧南海滨水族馆 玉野海洋博物馆 

金基 

（共 21 所，展示 6 所） 

京都水族馆 酒井市海洋历史科学馆 

赤穗市立海洋科学馆 

九州与冲绳 

（共 23 所，展示 5 所） 

长崎企鹅水族馆 

乔扎基海洋世界 长崎造船厂史料馆 

神户大学海事博物馆 美丽海水族馆 

京都大学白滨水族馆 大分海洋宫水族馆 

新屋岛水族馆 鹿儿岛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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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森林、河流、海洋的生态和谐，这样的教育

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充分利

用地域特色培育项目，经过漫长的时间与曲折的

考验，发展壮大，积累了丰富的海洋教育资源。 

（六）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体现出全民性

与终身性 

国民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共识，对国家海洋事

业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8] 日本相关立法

中就有关于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条文

规定。如《海洋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

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民的教育职责，为海洋教

育的协作方式提供了政策支持。日本社会公众海

洋教育是对国家长期海洋战略的具体反映与实

践，是覆盖各职业阶层的全民教育。从低龄儿童

到高龄老人、从在校学生到社会人士、从家庭主

妇到在职人员、从社区教育到社会机构教育，日

本面向公众的海洋教育都贯穿于国民的终身。 

四、日本公众海洋教育实践的效果 

（一）有效唤起了国民的海洋意识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具备广泛性、深度性、全

民性、终身性的特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

人，有效唤起了日本国民的海洋意识。近半个世

纪以来，日本毫不动摇地推行“海洋立国战略”，

战后将经济发展重心向海洋产业转移，注重海洋

技术的积累，并确立“海洋日”作为国家假日等，

都是日本已具备强烈海洋意识的体现。 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的有序展开，

使得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海洋的关注持续增加。

“海洋国家日本”“海之日”“海洋节”等字词

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与各类影视作品中，“海洋

国家”成为了日本国民共识，日本国民正积极参

与到与海共生社会的建设中。 

（二）增进了海洋从业者的海洋技能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为海洋从业者的技能提

升提供了重要渠道。如大阪府立大学的夏季社会

为造船厂技术人员提供技术与知识的更新和深

造，日本海洋技术教育组织定期为海洋产业从业

者提供进入航海模拟教室和练习船的学习机会；

日本尼苏伊马林工业株式会社开设了首个私人

海洋生存培训中心，为活跃在海洋上的从业人员

提供海洋生存技能培训；此外，还有近年来在阿

南市举行的海洋技术工程师培训课程、在冲绳举

行的海洋机器人竞赛等活动，都极大地提高了海

员、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学生的海洋技能，加深

了海洋从业者对海洋相关产业和技术的了解。 

（三）促进了国民海洋素养的提高 

据东京海洋大学教育促进中心于 2014 年对

55 个地方自治团体、82 所小学与 78 所中学共

4574 人开展的一次全国海洋素养调查结果显

示，海洋科学类的回答正确率达 70%以上，并且

有部分学生表现出从事海洋相关工作的意愿。[29] 

此外，有学者对日本和美国的水产从业者与海洋

教育者开展了海洋观念调查，经对比研究发现，

相比于美国，日本更乐意把海洋看做作是一个生

活场所和食物获取场所概念，而这样的概念是构

筑循环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视点。[30] 

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普及了海洋知识，提高了

国民对海洋、航船和渔业的关心程度，使国民逐

渐形成了与海共生的海洋意识与素养。 

（四）推动了海洋教育联合体与相应组织机

构的成立 

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事业，日

本海洋教育联合体与相应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其

中，以海洋教育战略研究委员会和海洋教育推进

委员会的影响最为广泛。[31] 海洋教育战略研究

委员会于 2005 年成立，其成员来自日本社会各

界，包括大学、研究所、造船公司、财团、咨询

公司等，自成立之后召开了 17 次委员会会议，

并多次向日本商界派遣讲师，积极地开展社会海

洋教育活动。 

海洋教育推进委员会于 2008 年成立，由东

部、关西、西部 3 个支部组成，最初主要负责船

舶海洋领域的启蒙教育，如今活动丰富多样，包

括开发海洋教育实践课程、举行海洋教育研讨会

及演讲会、提供海洋教育相关企划，等等。海洋

教育联合体与相应组织机构如今已成为日本社

会公众海洋教育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并在实践

中建立了灵活的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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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日本大、中、小学海洋教育相关研究，目前已有

秦东兴，王晶晶在《世界教育信息》发表的《日本中

小学海洋教育评介》；王颖,王芬在《中国水运》发

表的《日本海洋高等教育现状分析及借鉴》；马勇，

张晓敏在《山东高等教育》发表的《中日海洋跨学科

教育的基本比较与借鉴——以中国海洋大学与东京

大学为例》；温保华在《海洋沼泽通报》发表的《日

本海洋科学的教育与科研概况》等论文，但没有专门

对日本社会公众海洋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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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Progress of Public Ocean Education in Japan 

MA Yong1, HU Si-jv2 

( 1.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 

Abstract: Ocean education, an organic part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building strate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us construct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ocean education system covering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public education in various forms and multiple subject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community ocean educat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itiatives, universities’ ocean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in-service 
personnel ocean education,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moves. Japan’s public ocean education oriented toward 
the national strategy is characteristic of non-official leadership with government assistance, groups targeted to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teracy of width and in-depth, and lifelong educ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effectively arouses the national marine awareness, enhances practitioners’ marine skills, 
advances the national marine literacy, and fosters marine education consortium and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s establishment.  
Key words: Japan; Basic Maritime Law; social public ocean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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